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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实际上并非是复旦校友会的活跃成员，却突然接到通知需要参加国大政策研究所关于

移民的闭门会，就略略整理了一下思路。转眼间来新已是七年，而真正广泛接触到新加坡民众

实际生活是与家人定居下来的最近三年。 

  记得以前我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虽然面貌相似并有遗传学上的共性，

也文化同源，但对对方都有文化误解。很多中国人并没有在精神上与新加坡华人拉开，其实我

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颇有必要的距离。一些中国人没有认识到，或充分认识到新加坡是一个独立

国家，它有自身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就是华人虽占多数，但这里并不是单一的民族与文化构

成。 

  过去新加坡对中国人也有某种程度的误解，起码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两者间巨大的文化差

异。记得我刚搬到组屋区不久就开始感受到某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文化震荡”。在一般印象里，

新加坡人当然比中国人更加西化，但本地人同样有更传统的另外一面，很多南方的宗教节俗传

统被保留得更好，方言更为普遍流行，民众在文化上更为保守，尤其是民间宗教更显示了时代

上的延续性，而中国在 1949 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化尤其是宗教上有着巨大的割

裂。 

  一般价值观上，勿庸讳言年轻一代正越来越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中老年中普遍拥有的还是

非常朴实、本份、吃苦耐劳、有宗教畏惧的南方沿海地区乡村民众性格。而经历了二十世纪多

场战争以及其它政治歧路的中国人则相对更灵活主动、较乏精神负累、无所顾忌一些。或许再

加上新加坡已经形成了有效的政府治理和有序的公共管理秩序，普通民众也相对更“守规矩”

一点。我并非是要将两个华人团体“ 定型化”并做价值评判，比如灵活性，有时就可能会更

有“创造力” ，虽然于管理上会有困扰。 

  虽然查看了政府部门对母语的定义，我一开始还是对此政策颇感疑惑。就大多数国家而言，

“母语”通常是某族群或个人自然形成的第一语、最熟练使用的语言，但新加坡人为限定的母

语在现实中，却常常是第二甚至是第三语。就现实而言，华人家庭中使用英语的情况已然逾半，

这种英语日益侵蚀“祖辈自然母语”空间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我还是姑且不作价值评判，但政

府规定华人母语为华语的政策起码会让部分新移民认为华语本身是新加坡华人的一个文化符号，

并推导出华语世界就是新加坡的全部，而遗憾的是，实际上这个文化符号即使在华人世界中也

正日益失去光彩。 

  无论如何，过去政府强调本地华人需要学习母语华语，这当然极其必要。但另一方面，对

人数不能算少的缺乏英语交流能力的新移民而言，学习英语就不仅是一个保留文化传统，而是

生存并融入社会的关键。因为英语在当今新加坡社会之中，它实际上是一种跨民族、文化、宗

教的“沟通语”（bridging language）和“凝聚语” (unifying language)，并是一扇了解

新加坡特殊国家气质的必经之门。所以政府在移民政策的制定上，应考虑语言对融入的巨大影

响。而新移民无论过去华语水平多高，学习英语则应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 



  两年前女儿初到新加坡进入幼稚园时，她就经历了同样的语言与文化转换，那时她因为上

课听不懂，与其他孩子“几乎”无法交流，所以有整整半年的时间都经常会毫无理由地沮丧、

易怒。直到此后过了语言关，才恢复了旧有的自信与欢乐。而我们这些大多数新移民也同样会

经历这种痛苦的语言与文化转换，只不过成年人适应力不如孩子，需要的时间会更长而已。虽

然对不少本地人，新移民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并时时被负面消息所覆盖，但其实绝大多数都不

过如我的那些校友或朋友，毫无声息地在各个实验室、办公室或者建筑工地工作着，做着某些

新加坡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做的工作。我们带有过去的历史与文化包袱，但下一代就会与平常新

加坡人并无二致，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与耐心，而这些我相信是朴实而又吃苦耐劳的土生新加坡

人并不缺乏的一个精神特质。  

 


